
四位新晋诺奖得主看法有分歧，技术型科学家和灵感型科学家各有支持者

哪类科学家更容易启动诺奖级研究？

什么样的科学家更容易开启一项诺奖级

研究？是技术型科学家还是灵感型科学家？昨

天， 四位 2019 年新晋诺贝尔奖得主威廉·凯

林、 格雷格·塞门扎、 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

埃·奎洛兹齐聚临港滴水湖畔，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 他们讲述了各自的科研故事和人生经

历。尽管四位科学家的科研经历，以及对待科

研的看法都非常相似， 但在这个问题上的看

法却出现了分歧。

如何开启一场诺奖级研究

许多科学家因为脑中的灵光一现而开启

一场研究， 比如今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的威廉·凯林就是如此。他在研究家族遗传病

的过程中， 发现肿瘤细胞在缺氧环境时会发生

不同反应，一个问题进入了凯林的脑海———如

果控制氧气供给，细胞会有什么变化呢？于是

他开始研究细胞与氧气的关系。

凯林首先提出：“世界上的科学家

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头脑中先有

一个问题，然后再去看有哪些技

术可以帮助解答这些问题 ；

还有一些科学家是先有了

一些先进的技术 ，再去

想这些技术可以解

决什么问题。我和

搭 档 比 较 老

派， 我们属

于 前

者。 ”

而马约尔和奎洛兹显然属于后者， 他们之所以

能够发现绕类太阳恒星运转的系外行星， 是因

为他们发明了一种探测工具， 它的敏感性足够

强，能够侦测到星体的微小振动。而正是三种新

技术，催生了这一工具，它们分别是光谱科学的

快速发展、光纤的普及和计算能力的提升。

尽管两种攀登科学顶峰的路径没有孰优孰

劣，但是凯林善意地提醒年轻科学家，不要因为

被太酷炫的技术吸引，而忘了因何出发。他曾经

碰到一些科学家拥有先进的技术， 但问到他们

想要研究什么时，他们就满脸困惑。 “还是在大

脑中有一个想法比较好。 ”他说。

但是，奎洛兹却并不完全认同凯林的观点，

他说：“许多问题本来就在那儿了， 可是找不到

办法解决。 比如冷冻电镜的出现让科学家们能

高效率地以原子级分辨率获得生物分子的三维

结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从数据中挖掘

出的信息就越多，也就能解决更多的科学问题。

正是厉害的技术，才催生了厉害的研究项目。 ”

技术型和灵感型科学家都需要
好奇心作为推动力

四位诺奖得主的研究领域颇有戏剧性，物

理学奖得主研究的是浩瀚宇宙， 而凯林则研究

微观的 DNA， 但如果细细揣摩他们的课题，则

不难发现，灵感与技术早就交融在一起，而驱动

他们研究的往往却是纯粹的好奇心。

凯林并不是一开始就奔着研究缺氧去的，

当他还是年轻人时，接受了广泛的临床培训，当

时的他坚信自己会成为一名内科或肿瘤科的医

生， 直到他了解到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遗传疾

病（VHL），他被观察到的肿瘤在低氧环境下发

出的“求救信号”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这才走

上科研之路。

不过他也承认， 技术发展对他的研究产生

了重要影响。 和他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的塞门扎解释说， 他们也许不是因为技术的

发展才启动了自己的研究， 但是上世纪 80

年代， 做一个基因测序得花好多时间，而

现在测试出人类有 4000 个基因受到缺

氧诱导因子抑制剂（HIF）的影响只需

要短短几天。 也许技术进步是他们

的研究成果能够快速进入产业转

化应用的原因之一。

虽然奎洛兹是炫酷技术的

推崇者，但他也说，不管是自己

的经历还是其他科学家的重

大发现， 所有研究最初始的那一点， 就是好奇

心，纯粹的好奇心！他是一个从小就爱抬头看星

星的孩子，他眼中的宇宙是最好的实验室，那里

有着最冷的地方、 最热的地方、 密度最大的地

方、密度最小的地方，最终通过技术手段找到那

些地方就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中国的创新速度让人感到未来可期

虽然他们在哪类科学家更容易启动一项

诺奖级研究的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但对于中

国在科研领域的创新却不约而同地表示“创新

速度让人感到未来可期，而中国在部分基础研

究领域的投入和进展令人惊喜”。

凯林说，他对中国的创新有着非常高的期

待，不过要取得从 0 到 1 的颠覆式创新，就要

让科技投入与所谓“可交付”的东西脱钩，很多

时候， 投入和产出的时间线并不是可预估的。

所以，政府要支持基础研究，但是不要期待短

期内产出，因为所有改变人类生活的颠覆式创

新都是来源于那些最基础的研究。

马约尔说大约 30 多年之前， 他有幸和中

国天文学家一起合作过， 这是一段美妙的经

历， 这段经历让他坚信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

学是需要合作的。

而奎洛兹和塞门扎更是再三强调，现在全

世界都在谈创新， 而创新精神需要从小培养。

不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都要倡导年轻人开展

创新思考，为他们营造崇尚科学的环境，鼓励

试错，宽容失败，这才会培育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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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经 80 岁的 2009 年诺贝尔化

学奖得主阿达·约纳特至今仍在为自己

的“蓝色梦想”努力着，她要解决的是全

人类的难题———人均寿命以及如何提高

人均寿命， 她说：“年龄绝对不是放弃科

研的原因。我希望有生之年，世界人均年

龄标识地图上，都被蓝色涂满，那意味着

全球人均寿命超过 80 岁。 ”

在昨天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生命科学

峰会上， 约纳特展示了一张世界地图，不

同地区标注着不同色块———显示的是

2005年全球各地的人均寿命。 她解释说，

小块黑色标注的非洲南部意味着那里的

人均寿命仅 0-40岁，而某些发达国家，诸

如澳大利亚、北欧区域则被大量蓝色色块

填充，那里的人均寿命已超过 80岁。

约纳特解释称， 相关数据显示，从

1840年到 2000年， 澳大利亚、 冰岛、日

本、新西兰、挪威、瑞士等国家的人均寿命

均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它本应该上升得

更高更快，却在不同时间段都出现了大幅

度放缓的状态，其他地区也一样。“虽然疾

病、战争都是原因，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抗

生素的耐药性是目前影响人类寿命最重

要的原因。 ”这也与约纳特的研究息息相

关———核糖体的结构与功能。

一方面是落后地区传染性疾病频发，

使得人均寿命提升很慢，另一方面则是抗

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又越来越严重。这使得

每年全球健康方面的损失高达 160 亿欧

元；世界银行的估计，到 2050 年，因为抗

生素抗药性的问题，全球各国每年的生产

总值（GDP）会因此损失 3.8%。

“无奈的是，目前开发新的抗生素种类非常少，因为开

发抗生素费用非常的昂贵，并且效率也不高。”约纳特坦言，

细菌需要生存，甚至在生存代谢方面比人类更聪明。

不过，这位“以色列的居里夫人”并没有放弃，至今她的

科研仍然没有停止，她的目标就是寻找能够抗击不同致病源

的环境友好型新型抗生素，她说：“每一个科学家研究起点都

是改变世界，希望为人类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让所有人都

能活得更久，让全球人均寿命超过 80岁。 ”

没有基础研究谈何医学进步
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夫拉姆·赫什科———

“生物医药是离应用最近， 是最火热的

研究领域， 但是纵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历程，

却可以说， 这是一个对扎实的基础研究 ‘依

赖’ 最强的产业。” 昨天下午， 82 岁高龄的

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夫拉姆·赫什科

在世界顶尖科学家创新药研发与转化医学

峰会上表达的一句感悟。

现代医学就是在基础研究的地基上垒

起来的。 赫什科说， 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

共同提出 DNA 双螺旋模型 ， 如今的精准

医疗、 基因诊断等一个个新的医学诊疗手

段就是在这一最基础的成果上出现的。 就

连赫什科自己多年前的基础研究成果也已

经开始逐步向应用转化。 早在 20 多年前，

赫什科就发现, 人体细胞会将 “变质” 了的蛋白

质通过 “贴标签” 的方法进行降解， 如果 “劣质

蛋白质” 未能被降解， 就会导致癌症等疾病。 这

个新机制一下子开拓了制药企业的 “思路”， 在

此基础上研制的新型抗癌药物还曾获药品界的

“年度肿瘤学化合物” 称号等殊荣。

这一转化过程或许非常漫长，不过，等待总是

值得的。 赫什科举例说，同是诺奖得主的埃德蒙·

费什和埃德温·克雷布斯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就一

直从事细胞控制通道的研究，但直至现在，这些研

究结果才开始“爆发”———2018 年，基于他们的研

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 37 种新药！

“没有基础研究， 又何谈医学进步呢？” 赫

什科表示， 为了给后人提供更多的研究基础， 耄

耋之年的他依旧坚持科研， 还有 35 位优秀的科

研合作伙伴。

让新技术加速区域经济转型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当下，机器人在制造业、建筑业已经非

常常见了 ， 人工智能技术也正在向服务业渗

透，主要应用于大数据的高效处理。”在昨天的世

界顶尖科学家经济与金融峰会上，2010 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说， 新技

术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甚至会带来颠覆性

影响，“无论是对于中国， 还是对于上海来说， 从工业

制造中心向现代服务业中心的这一转型历程都已经在加

速， 这其中技术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皮萨里德斯表示， 当一种新技术出现后 ， 相关产

业的转型就无可避免地发生， 而且这种影响是不断发

展下去的， 有些岗位会消失 ， 有些则会实现迭代。 他

同时强调 ， 一旦引入新技术 ， 尽管整体效率会提升 ，

也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但我们要确保它所带来的

益处能够在经济中比较平衡地分布， 从而尽快重新实

现供需平衡。

他以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例， 上海正在重点

发展这一新兴产业， 无论是基础研究、 技术产业化、 应

用场景都已经落地开花， 这其实就意味着一些传统产业

已经 “主动” 或 “被动” 地踏上了变革之旅。 “人工智

能很大程度上是由计算机驱动的， 如果没有数据， 计算

机就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测。”

皮萨里德斯认为， 政府对于新岗位乃至新产业的转

型可以给予适当的激励， 不能完全放任自流 。 他建议

上海在两方面加强工作 ： 首先是培训劳动力方面 ，

要调整人力资本的策略， 去培养更多综合性素质人

才， 掌握不同职业的技能； 同时还要帮助新兴产业，

尤其是初创期创新公司吸引到足够的人才。 “现在，

已经不能指望大学培养完全对口的毕业生了 ， 而是

要鼓励大家终身学习 ， 培养自主学习的精

神和能力 ， 这样才不会出现对新技术的恐

慌， 甚至是抵触情绪。”

■本报记者 金婉霞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李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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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新晋诺贝尔奖得主(从左至右)威廉·凯林、格雷格·塞门扎、米歇尔·马约尔、迪迪埃·奎洛兹齐聚滴水湖畔。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挺摄

阿达·约纳特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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